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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齐膝深的潮水推得他左右摇摆。他
勉强支撑着自己，一步一晃地，向更深
处迈进。不用借助岸边的灯光，只需感
觉脚下的砂石和海藻，他就知道自己在
哪里了。凌晨四点，浅滩尽头，众所周知
的不适合钓鱼的时段和地域。
一轮新月挂在半空，光亮足以照清

他的面庞。皲裂的嘴唇、凹凸不平的面
颊和满脸的皱纹。一张标准的老渔民的
脸。
利昂其实不需要来钓鱼，他的积蓄

完全够他过活。然而，在这样的夜晚，他
感觉到某种神秘的召唤，催促他来到这
片海域。
那晚，丹尼也在。利昂决定把自己

的秘密告诉他。
“咱们在一起钓鱼多长时间了，丹尼？”

利昂问默默站在礁石上甩杆的丹尼。
“有五六年了吧。”丹尼是个青年

人，留着长发，精力充沛。他很尊敬甚至
崇拜利昂，他听说过利昂年轻时的很多
光荣事迹。今天，丹尼的运气不好，他一
条鱼也没有钓到。

利昂顿了顿，说：“丹尼，我想给你
看样东西，但你要保守秘密。”

“什么东西，利昂？”
“你很快就知道了。看着就好。”利昂凝视着自己

面前水波荡漾的海面，几分钟后，他向左挪动了大约
十码，甩下了竿，很快钓上了一条大鲈鱼。他熟练地
把鱼从钩上取下，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在鲈鱼的脖
子上狠狠地一划，然后，把鱼扔回到了自己刚才凝视
的那片水域。
这条鱼还没流血而死，一群三四英尺长的蓝黑

色带状大鱼即蜂拥而至，把它撕成了碎片。
“天啊，利昂，那到底是什么鱼？”丹尼惊异地问

道。
“角鲨，白斑角鲨。”
丹尼曾钓到过白斑角鲨，每次这种鱼上钩都让

他很焦虑。超过三英尺长，光滑的皮肤，柔软而有毒
的脊刺，尖利的牙齿，黑而闪亮的眼睛。有时候，鲨鱼
们是成群的，如果你被其中一条大鱼拉下水，后果不
堪设想。丹尼甚至随身带着老虎钳，一旦钓上一条，
他就会剪断鱼线放它走。
“你知道它们在那儿？”
“是的，它们在那里陪伴我度过了很多个夜晚。

让我吃惊的是你来时它们依旧在那里游荡。一般有
生人在，它们就会消失的。我猜它们留下来是想让我
给你看看它们。”
“胡扯。你为什么要喂鲨鱼呢？它们不会吓走鱼

群吗？”
“不，恰恰相反，鲨鱼在那里正是因为有别的鱼

在。你对角鲨了解多少，丹尼？”
“一无所知，除了我不喜欢钓到它们。”
“鲨鱼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尤其是角鲨。如

今因为鱼翅需求，它们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信赖它
们，它们告诉我哪里有鱼，所以我回报它们。”
“靠近点，看我手指的方位。仔细看，透过水面，

看水里，那块深蓝色的黑影，其中有条带斑点的老鲨
鱼更容易辨认。它搅起漩涡，所以更容易看到。当它
游动时，你还能看到它的腹部。那里，看到了吧？”利
昂伸手指向一块深幽的海域。
“天啊，那是群鲨鱼吗？”
丹尼看到了，在那浅浅的、平静的水下，它们像

一绾深黑色的长发般逡巡。
丹尼注视着其中那条最大的，大约有五英尺长

的老鲨鱼。它也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丹尼。大约两三分
钟后，那条鲨鱼又一次游动起来，似乎不耐烦了，然
后又停了下来，冲着刚才指的方向。
丹尼明白了，它指示的方向有鱼群，它在要他下

手。丹尼尽量模仿着利昂的动作，冲着鲨鱼指示的方
向，当他抛出第三竿时，钓到了一条二十磅的大鲈
鱼。他不断地甩竿、收竿，大概有十五次，或许二十
次。他捕到了上百磅的鲈鱼。
丹尼体验到了作为钓者从来没有过的酣畅淋漓

的快感。而利昂则一直在一边，笑着看着他。
“我年轻时，总是不断地和大海、和鲨鱼们作战，

乐此不疲。等到老了，才明白了更深刻的道理。大海
是我们的朋友，甚至鲨鱼也是。以之为友，顺势而为，
你会得到更多的。我老了，丹尼，你还年轻，好好记住
我这个老人的话吧。”丹尼凝视着老人瘦削和虚弱的
面庞，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夜，他们最后一人只带走了一条鱼，却都心

满意足。
老人一夜无梦，睡得十分安然。

! ! ! !很多天了，!"岁的道格拉斯·毛雷尔
一直高烧不退，最初家人当成流感来诊
治，最后妈妈带他到医院检查，结果不亚
于晴天霹雳，居然是最令人发怵的白血病。
医生不停地宽慰小道格拉斯，按照目

前的医学条件，在以后 #年里，只要坚持
化疗，就可以离开鬼门关重返校园，但母
亲和道格拉斯都清楚，化疗的副作用很厉
害，不仅仅意味着秃顶和浮肿，死神随时
可以降临，道格拉斯情绪低落到极点。
道格拉斯的姨妈远在外地，无法赶

来探望生病的小外甥，她在网上找到医
院附近一家花店，委托他们送一束鲜花
给道格拉斯，并把自己的祝福话写在卡
片里，同时她告诉花店老板，自己小外甥
得了白血病，千万不要说错话，花店老板
保证准时送到道格拉斯床头。
第二天，道格拉斯如期收到姨妈的

鲜花，当他读完姨妈的祝福卡片就顺手
放在一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送花的
小姑娘提醒他另外还有一张卡片，道格
拉斯接过来一看，上面写道：
“亲爱的小道格拉斯，我是白丽花店

的老板，我 $岁诊断出得了白血病，但现

在我 %&岁了，祝你好运，衷心祝福你早
日康复。您的病友，劳拉·布拉德利。”
就像注入神奇的强心针，道格拉斯

脸色顿时红润起来，他挣扎着坐起来，把
劳拉的卡片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让妈
妈贴在自己的病历本上。
当医生和护士前来探视的时候，他们

对这张卡片都赞不绝口，大家鼓励小道格
拉斯要坚强起来，医院将提供最好的设
备、最棒的医生来帮助他摆脱病魔，小道
格拉斯握起拳头，发誓自己要争取早日出
院，去当面感谢那位好心的劳拉女士。
走出病房大门，医生和护士相视一

笑，因为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劳拉是大家
的老朋友了，实际上她一直很健康，甚至
连感冒都很少得，更谈不上白血病了，但
是通过这种方式，劳拉帮助了很多患者
克服心理障碍，医院里都称赞她为编外
医生，但劳拉只是谦虚地称自己只是一
名业余心理学爱好者，但绝对是一名称
职的花店老板。
善心无价，犹如一剂良药，不仅对病

魔有强大的杀伤力，更能体现出人间智
慧和真情。

! ! ! !我有一个朋友，她的
女儿非常想在代数这门功
课上考得一个“'”。但因
为她的代数老师是一位在
校内校外都出了名的“严
师”，所以，她知道要实现
自己的目标将会非常困
难。
就这样，我的朋友和

她的丈夫每晚都能看到他
们那正上八年级的女儿在
勤奋刻苦地做着数学家庭
作业。他们耳闻目睹着女
儿以十倍的努力在学习
着，并且当看到女儿为了
考试而始终坚持不懈地学
习时，他们感到更加惊奇。
当然，毋庸置疑，学习本来
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情。
一天，我的朋友突然

看到她的女儿正坐在长沙
发椅上快乐地微笑着。她
感到有些纳闷，便走进了女儿的房
间。
“嗨，怎么啦，宝贝？”她问道，

“你看起来非常高兴。”
她的女儿微笑地望着她，答道：

“我正在练习快乐！”
闻听此言，我的朋友不禁有些

迷惑。她这是在为参加某个仪式而
进行练习吗？或是为参加某个表演？
抑或是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产生了误
解？最后，她忍不住问道：“你说的是
什么意思？”
“我想当代数师告诉我我的代

数得到了一个‘'’时，我应该要表
现出这样的笑容！”她的女儿仍继续
微笑着，“我在练习快乐！”

听了女儿的回答，我的朋友简
直惊讶极了，就像此刻她把这件事
告诉我，我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一
样。“这是多么令人感叹的回答
啊！”我想，“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过这样做呢？以前，我所经常练习
的不正是与这个小女孩所选择的
相反吗？”我们总是以担惊受怕，或
以我的一个好朋友所谓的“大祸临
头”来想象着最坏的情况；而为了
使我对失败和失望的预期变得合
理，或是为了让我的工作在它未来
可能失败的事实面前找到一个合
理的借口，我练习的是绝望、失望和
悲痛。
练习快乐，这是一件多么有趣

的事情啊！最起码，它可以使我们的
情绪得到暂时的提高，而更为重要
的是，我们还能够因此而拥有快乐
的面容。

即使它不是一种虔诚的练习，
但它也会使我们拥有愉悦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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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林（编译）!

%&

'(

"

!虚
拟
红
牌

︵
乌
克
兰
卡
赞
尼
弗
斯
基
︶

练
习
快
乐

!美
国
"苏
丝&

格
雷
格&

福
勒

李
威
︵
编
译
︶

!

)*

+,

火眼金睛 $美国%吉尼&施百特
庞启帆（编译）!

! ! ! !几个男生在寝室聊天。
“你们知道吗？艾烈特被凯特琳娜彻

底拒绝了。”
“艾烈特长得不帅，家里又没钱。凯

特琳娜这么漂亮，当然不会看上他。”
“听说这倒不是凯特琳娜拒绝艾烈

特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艾烈特在一家
网店买了一条裙子。”
“一条裙子？”
“对，一条裙子。艾烈特把这条裙子

送给了凯特琳娜。正是这条裙子惹恼了

凯特琳娜。”
“我就不明白了，艾烈特送她礼物，

她还生气？”
“因为这条裙子是一件价值 ()美元

的山寨货，而艾烈特却说是他花了 "))

美元买的正版货。”
“凯特琳娜真是火眼金睛啊。”
“这倒不是。是因为艾烈特光临的那

家网店正是凯特琳娜的妈妈开的，艾烈
特并不知情。凯特琳娜收到礼物后一眼
就看出那是她妈妈网店里的货。”

! ! !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每周六我都会
跟着妈妈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灰姑
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总是借了
又还，还了又借，它看起来已属于我的
私人财产了。事实上，图书馆是有规定
的，一本书不能连续借很长时间，否则
其他读者就很难借到。

一个周六，图书馆馆长奥巴马夫人
把我叫到借书处，她递给我一个包裹，和
蔼地对我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我迫
不及待地打开，原来是本崭新的《灰姑
娘》。从此，我拥有了自己最心爱的书。

*"岁时，奥巴马夫人为我安排了
一份在发书桌旁边工作的活儿，这个巨
大战舰成为我此后数年每周末逗留的
地方。当我在书库中推车穿行时，我都
能听到书车轮子的声音，我深深陶醉于
这个令人着迷的世界中。

一天早上，这充满魔力的寂静被打
破了，一位生气的女士猛地关上目录卡
抽屉，重重地用脚踢了一下桌子。这在罗
森斯公共图书馆中是极其不寻常的事

情，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在这里发这么大
的火。“我无法相信，”她非常不满地说，
“这么大的图书馆怎么没有一本关于心
理学的书！真让人窝火！你们怎么敢把这
里叫作图书馆。”她的声音传出去很远。
此刻只有我一个人在场，我胆怯地说：
“以前在书架上放过有关心理学方面的
图书。”“真的？”她打断我说，“但在卡片
目录上一本也没有。+本！真荒唐！这里
是否有成年人在上班？”“他们正在开
会，”我惴惴不安地低声说，“但我可以帮
忙。”听到我这么说，她跺着脚走回到书
卡目录旁，我温顺地跟在她后面。“你在
看什么？”我问。“哦，年轻的女士，你认为
我究竟在看什么呢？”她一边猛地拉开目
录卡抽屉一边回答说。
她拉开的是“,”开头的抽屉。“噢，”

我平静地回答，“或许我们应该尝试一
下另一种拼写法。”我温和地把她领到
“-”开头的抽屉旁。很快，我们就找到了
她要的书。

几十年后，我正在赫尔诺食品公司

排队，看到一位女士买了许多种廉价食
品，包括一箱子你不会想吃的最粗黑的
面包。当收银员通过收银机记录她的物
品时，这位女士反复问总共需要多少
钱，她翻看着钱包，看样子她的钱不够
了。她当时的表情很尴尬，也十分可怜，
不得不恳求收银员把黑面包放回原处。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请原谅，夫人，”我边说边在手推

车和口香糖货架之间弯下腰，“这钱一
定是你刚才掉的。”我从口袋中掏出 "

美元递给她，假装是在地板上发现的，
她最初拒绝接受。“哦，不是我掉的，”她
平静地回答说，“这钱不可能是我的。”
“喔，这钱也不是我的，今天你真幸运！”
我回答说，伸手把钱递给了她。

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学会帮助
别人是数年前在那个图书馆中开始的。
奥巴马夫人的友善告诉我，帮助别人也
要有技巧，这能让他们不失尊严地退出
危难境地。它需要创造力、耐心，有时还
要以另外的做人方式看问题。

编外医生 ! 王玲俐（编译）


